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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要說明，這裡所說的「新史學」是指

近卅年來，也就是在改革開放以來，在中國大

陸發展起來的，受西方「新史學」影響的，與

傳統的實證史學不同的史學研究。這個稱謂在

中國大陸目前並未通用。它泛指在西方史學的

影響下，用新觀念、新視角、新方法、新理論

對歷史進行研究和評述的所有嚐試。 

中國大陸「新史學」的興起是與廿世紀國

際史學發展的基本趨勢相一致的，即由「新史

學」逐步取代傳統史學的趨勢。只不過在中國

大陸這種趨勢發生得比較晚，發生在七○年代

末罷了。這與中國大陸在這之前的封閉狀況是

分不開的。 

中國大陸「新史學」的興起和發展雖然與

國際史學的發展趨勢是相似的，但是在具體內

容、發展特點、步驟方法、形式形態等方面都

是很不一致的。因此，加強對這些問題的研究

和探討就很有必要。 

中國大陸「新史學」的發展的特點可以大

致概況如下：在史學理論研究的全局性的帶動

下，社會史和文化史異軍突起，促進了遍地開

花的喜人局面，史學各分支學科進而得到了不

同程度的發展。 

史學理論研究的全局性帶動作用表現在許

多方面，首先是史學理論學科本身的發展和完

善。全國性史學理論機構的成立，全國性史學

理論大會的按時舉行，全國性史學理論專門雜

誌的創辦，史學理論課程在大學的設立和研究

生的培養，特別是許多史學理論和方法論問題

的深入探討和眾多專門課題研究的組織進行，

都是卅年前少有的，或者是沒有的現象。這正

反映了這一學科的蓬勃發展。 

其次是徹底改變了卅年前封閉鎖國的局

面，實現了與國際史學的交往和與國際史學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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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流。一九八○年中國史學會加入了國際史

學會並成為理事國，當年並參加了在羅馬尼亞

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

會。這隻是中國大陸史學家重返國際史壇的一

個標記。與國際史學的溝通還表現在大量國際

史學中新思想、新流派、新著作、新觀點的譯

介上。 

史學理論研究的開展是與「史學革新」的

實踐同步進行的，因而深受年輕一代的支持和

歡迎。史學理論研究隊伍的不斷擴大，青年一

代的成長，這促使其影響迅速擴大。加上理論

方法論本身對具體研究具有導向的作用，因而

史學理論研究就對「新史學」全局的發展起到

了帶動的作用。 

任何一種史學範式的發展，不僅表現在理

論方面，更主要的還應表現在研究實踐上。綜

觀世界各國「新史學」的發展都與跨學科研究

有關，其結果總是新的分支學科的產生或更

新。中國大陸「新史學」的發展也是如此。上

世紀七○年代末以後，「新史學」的發展極大

地拓寬了研究領域，更新了研究方法。眾多分

支學科紛紛先後湧現出來或重新發展起來，如

文化史、社會史、經濟史、政治史、思想史、

史學史、中外關係史、婦女史、家庭史、計量

史、心理史、環境史、全球史等。其中最有影

響的是社會史和文化史。 

社會史研究自然在七○年代以前就已存

在，但是此時作為「新史學」的一部分卻有它

的時代特色。譬如，它與西方的「新社會史」

一樣強調要「自下而上地」觀察歷史，要注重

研究社會生活史，要應用新方法等。社會史研

究的「民間取向」漸成風氣，日常生活史受到

很大重視。我們可以舉出一些著作以說明問

題。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持的十卷

本《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》，包括夏商、魏晉

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遼金、元朝、西周、春

秋戰國、秦漢、明和清。又如馬新的《兩漢鄉

村社會史》、叢翰香主編的《近代冀魯豫鄉

村》、魏宏運主編的《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冀

東農村調查》、常金倉的《周代禮俗研究》、

徐龍華的《國風與民俗研究》、行龍主編的

《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》、陳支平的《近五

百年來福建的宗族社會與文化》、王玉波的

《中國家長家庭制度史》等等。最近，有社會

學家指出，要注意避免社會史研究中的過分細

碎化傾向，即專註於歷史上某一個細節，如對

一個很小的村莊進行細緻的分析，卻未見微言

大義。 

文化史也與社會史類似，早已有之，但是

在「新史學」的氛圍中，自廿世紀八○年代重

新興起後，十分注重填補本學科的空白和加強

薄弱環節，十分關注觀念和方法的革新。在這

一時期，在地區文化史（楚文化、燕趙文化、

巴蜀文化、齊魯文化、吳越文化、閩粵文化、

海派文化等），斷代文化史（遼金文化、秦漢

文 化 等 ） ， 專 題 文 化 史 （ 《 禪 宗 與 中 國 文

化》、《方言與中國文化》、《中國雜技史》

等），少數民族文化史（《彝族文化》等），

近代文化以及文化理論著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

進展。到九○年代時更有社會文化史的崛起。

社會文化史的最大特點就是眼睛向下，著眼下

層文化、大眾文化和底層社會。進入廿一世紀

後，受到西方「新文化史」的影響，中國大陸

的文化史研究中又出現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潮

流。 

再說遍地開花。這是說近卅年來史學許多

分支學科作為「新史學」的一部分都有了程度

不同的發展。例如政治史，原先的政治史比較

集中於農民戰爭史、民族史、重大政治事件或

政治人物史，領域比較狹隘。「新史學」的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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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史就打破了這種侷限，如白鋼主編的多卷本

《中國政治制度史》專攻政治制度，又如華僑

史、家族史、會黨史等領域都有較快發展。 

有些分支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，如心理史

學，過去較多的是對外國作品的譯介和評論。

現在不少學者開始嚐試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研

究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。除了對個別歷史人物

的心理特徵和個性進行分析外，學者們也注意

探討群體的社會心理。學者們為了進行學術上

的創新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。我們舉彭衛的

《另一個世界──中國歷史上變態行為的考

察》一書為例。彭衛指出，中國古代史籍中關

於精神失常的材料十分豐富，但是十分零散，

散見於正史、野史、筆記小說、民歌之中。而

野史和筆記小說中的有關記述大大超過正史，

然而這些記述更多地來自傳聞，需要詳加甄別

判斷。彭衛把材料分成三類兩級加以區別。他

把中國歷史上的「人格異常」分成七類，僅

「性行為變態的人格異常」一類就包括十八種

現象，其他類型的「人格異常」還包括廿種現

象。這種分法已遠遠超過了對彭衛有過啟發的

美國心理學家克萊克利在《正常的假面具》

（1973 年）一書中所列舉的十六種「人格異

常」現象。 

從廿世紀九○年代末起，受國際史學發展

的影響，中國大陸的「新史學」中出現了環境

史和全球史等新的領域。這表明中國大陸的

「新史學」的發展與國際史學的關聯是相當密

切的。 

最後要強調一點：中國大陸的「新史學」

具有自身的特點，具有自己的發展軌跡。中國

史學的發展雖然不能離開國際的環境，不能脫

離國際史學，但是中國史學的發展必須走自己

的路。中國歷史學有著與西方不同的悠久傳

統，中國有著不同於西方的國情。中國史學的

發展雖然要借鑒國際史學，要引進和瞭解西方

史學，但是絕不能簡單照搬，更不能亦步亦

趨。這就有一個如何中西結合、洋為中用的問

題。總之，我們必須既要深入瞭解和研究西方

史學的發展變化，更要結合中國史學和中國歷

史的實際進行創新。堅持自身的特色，走自己

的路，這是結論。 

 




